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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理性的必要

1988
年1月1日，箝制台灣新

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將近四

十年的報禁終於解除，以

威權體制意識形態為唯一主導的一言堂終於打開，猶

如破曉時分的雞啼叫醒天光，這不僅是戰後台灣新聞

史重要的里程碑，同時也是台灣文化、政治與思想發

展的關鍵轉捩點。台灣的報紙從遭到嚴格管控的枷鎖

之中掙脫出來，不再受到國民黨黨國機器的控制、檢

肅與干擾，意味著新聞報導已可自由開展，也意味著

所有通過媒體表述的言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解放。

1987解除戒嚴的意義，要到此時才得以彰顯，政治的

民主必須經由人民可以自由議論、自由思考才得以落

實，報禁的解除，因而也打開了台灣民主政治與文化

傳播的新頁。

在漫長的報禁年代，始終維持31家報紙家數；報

禁解除之後，新報開放登記，報紙張數及印刷數量也

不受限制，一夕間，新報雨後春筍一般快速增加，

至1996年十年之間報紙家數就達369家、雜誌也高達

5493家之多。這個數據，說明了報禁解除之後十年間

台灣媒體的開放之快，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對照了

報禁對於媒體與文化傳播壓抑之劇。當思想、言論無

法透過媒體自由傳達、文學藝術的表現同樣也會受到

限制。因此，報禁不只是形式上禁止報紙登記、張數

與印刷，也在內容上限制了文化思想和藝術的多元表

現。

20年後的今天，回頭檢視報禁解除的文化意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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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查禁的黨外雜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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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於媒體開放，應該是有必要的。報禁解除，就新

聞史的角度來看，是「自由報業」理念的落實，1664

年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發表《出版

自由請願書》（Areopagitica），主張「意見自由市

場」，認為政府不能限制理性辯論的自由，對於意見

市場更不應進行任何人為限制。這個論點後來成為自

由報業的標竿，而為民主世界奉為圭臬。在這個重要

的歷史文獻中，約翰‧彌爾頓以詩人的語言，形容專

制者對於報刊雜誌出版的內容限制甚於「殺人」，他

認為殺人只是殺死了一個理性的動物，禁止書籍報刊

則是殺死了理性。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文化意義，

正在於此一彰顯理性思辨和表意的自由之上。

約翰‧彌爾頓的主張，凸顯了另一個重點，那就

是真理必須被理性檢驗，不能依靠檢查制度來獲得勝

利，這使得專制者對於出版品內容的檢查，形同對於

真理的汙衊與否定。從這個層次上看，國民黨黨國機

器在戒嚴年代施行的報禁，也只是其中一端而已，與

報禁相關，目的一致，但對象不同的，是禁書政策的

執行。去年國家圖書館舉辦「戒嚴時期禁書展」，展

出從1950年代至解嚴前後遭到國民黨政府禁絕的圖書

和期刊雜誌近200件，所禁書刊最大宗者一為政治論

述，二為文學與學術，這更清楚展現了戒嚴年代的報

禁和禁書政策臍帶相連，兩者對於戰後台灣社會理性

思辨的扼殺，以及對於文化論述的傷害都至深且重。

沒有戒嚴年代經驗的新世代，可能不會覺得報禁和

禁書的傷害有多嚴重，看來只不過是「禁」罷了，新

報不能登記，是報業老闆的問題；書籍被禁，是出版

社和作者的問題，此路不通，迴避就是了；然而，對

走過戒嚴年代的世代來說，報禁和禁書其實不只是形

式上的「禁」而已，它還深刻地影響到閱讀與書寫的

限制：雷震因為《自由中國》主張民主憲政、反對蔣

介石違憲三連任、要求成立反對黨的言論下獄，雜誌

停刊，連帶會影響殷海光繼續發聲、所有媒體的言論

走向，導致自由主義思想遭到壓抑，民主發展頓挫；

吳濁流、柏楊、郭良蕙、陳映真的小說，金庸的武俠

乃至外國翻譯作品遭禁，連帶會使其他作家的創作及

其想像自由受限，而不利於文化的多樣發展和藝術的

創新。這都不是單一事件，單一影響。正是在這樣形

式禁絕和內容壓制產生的寒蟬效應之下，威權體制才

可能在「鴉雀無聲」的靜寂之中，毫無顧忌，橫行到

底，威權強人的意志也才能不受任何抑制地貫徹。

報禁也好、禁書也罷，因而是對言論和思想的殺

戮，與焚書坑儒無異。這就是詩人約翰‧彌爾頓所說

「禁書殺死理性，甚於殺人」的深層意涵。報禁解

除20年之後的今天，回過頭看1950年代國民黨黨國

機器對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箝制，除了戒嚴法

及其衍生的「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

制辦法」、「台灣省書報雜誌攤販管理辦法」、「台

灣省政府保安司令部檢查取締違禁書報雜誌影劇歌曲

實施辦法」等法令，如重重鐵鍊纏住報刊書籍之外，

還可看到張道藩領導的「文化清潔運動」對「赤色

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的撻伐和檢

肅；內政部公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九

項」，以及其後提出出版法修正案，對於出版品形式

與內容的干涉等諸多作為。這應該可以讓我們更清楚

了解戒嚴年代不分省籍、不分族群的文化界所共同蒙

受的思想、言論與創作自由的殺戮，從而告別那樣一

個殺戮理性、扭曲真理的年代，從被威權體制綑綁的

鎖鍊，從被一元意識形態浸染的醬缸之中掙脫出來，

恢復自由之心，理性之靈，不讓歷史錯誤重演。

●解嚴公文稿。

(總統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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